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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君

流年碎笔

身体最初的记忆 □ 晨 风

编辑手记

读史札记

碰上了“好政策” □ 李伟明

海天闲话

剥掉文化的外衣 □ 李海燕

非常文青

还乡与命运
□ 王凤丽

同心传译

冷血复仇记
□ （德）米夏埃尔·罗特 著 王 艺 译

西晋惠帝永宁元年，相国司马伦强
取豪夺，把白痴皇帝晋惠帝的皇位给占
了。刚刚夺得皇位的司马伦，大肆提拔
干部，任意越级提升者不可胜数。当时
的高级官员要插戴貂尾，由于高升的人
数大大超出正常计划，找不到足够的貂
尾，有的便以狗尾充数，于是史上有了
“狗尾续貂”这个成语。据《资治通
鉴》第八十四卷载，这一年，全国举荐
的各类候选官员均没有经过考试，各郡
和封国掌管簿计的官员和十六岁以上的
太学生都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正月初九
全国大赦这天，在职的郡守县令全部封
为侯，由于受封的人太多，来不及铸
印，有的就干脆用无字光板代替。

晋朝是个盛产荒唐事的朝代，司马
伦这样随心所欲出台的“好政策”，对
那些受惠者来说可真是喜从天降。如此
随意地提拔干部，不仅是司马伦特有的
行为。据《资治通鉴》第九十卷载，西晋
灭亡后，东晋的第一个皇帝晋元帝司马睿
在江南即位，文武官员都晋升二级爵位；
晋元帝还打算对所有曾经投帖建议自己接
受皇位的人再给一些优惠政策：干部身份
的加爵一等，平民身份的则提拔为干部，
这样一来，总共有二十多万人获益。

看来，在人治社会，碰上诸如此类
的“好政策”并不是稀罕之事，只要看
最高统治者高兴不高兴就是了。不过，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好政策”来得

容易、来得快，其保险系数也就不保险
了。以司马伦为例，此人显然不是做皇
帝的料，没过几个月，就在政治斗争中
乖乖下台了，皇帝宝座重又回到晋惠帝
屁股下。很快，司马伦父子几人全被处
死，文武百官中被司马伦任用过的全部
罢免，结果，朝廷各部门留下的官员所
剩无几。

当权者随心所欲鼓捣出的“好政
策”，常常莫名其妙地成全一批人，这
简直是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就是因为当时的
行政没有合理的章法，完全是一个人说
了算，朝令夕改乃是家常便饭。体制之
弊，使中国封建史总是在不停地绕圈

子，以致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甚至
“开倒车”，后人读史，常常能发现历
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至今日，这种随
心所欲出台“好政策”的情况恐怕也还没
绝迹。

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政策”好不好？
对于受益者来说，当然好极了，无异于发
了一笔横财嘛。然而，放在全局的范围来
看，这种“政策”，只能说是在刺激了少
数人兴奋点的同时，挫伤了大多数人的积
极性，甚至导致人心涣散、秩序混乱的局
面。真正的“好政策”，应当是“普及
型”的，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而且是经得
起时间考验、实践检验的，有利于推动时
代发展的。

我总觉得身体的记忆是在母亲子宫
里就开始了。

我蜷缩着，像一个静静等待发芽的
果仁。四周没有光，或者，我没有张开眼
睛。然而我听得到声音，我闻得到气味，
我感觉到温度，感觉到另外一个身体跟
我连接在一起的心跳、呼吸。

我像是浮在水流里，可以听到水波
微微荡漾的声音，感觉到水波流动。水流
是温热的，贴近我的皮肤，我像是被安全
的港湾保护的一艘船。

我试图感觉那一个环绕在我四周的
空间，柔软而温暖的空间。我试图伸动一
下我蜷曲的手脚，挪动一下拱着的背，向
下探一探头。

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有一个出口，
也许我想出去。想从这个安全、温暖、幽
暗、潮湿的空间出去。想出去，却又恐惧
出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还要多久，才能出去？我静静等待，
像果仁等待撑开果核的硬壳，探出新绿
的芽。

我动了一动，不多久，感觉空间外面
也有反应。是一只手在抚摸我，轻轻拍
打、摩娑，像一种讯号。好像很遥远，却又
很熟悉的讯号。

我再动一动，那拍打、抚摸的讯号就
更明显了。我们像玩着身体口令的游戏，
我们都渴望感觉到对方。

那是我学习到的最早的语言吗？一
种心跳的节奏，一种血液的流动，一种身
体的温度，一种呼吸的起伏，我静静聆听
着，我静静感觉着，被另一个人的体温包
围呵护着的幸福。

那个在母亲子宫里的空间，是我第
一个单纯而清晰的记忆。那个最初的空
间，或许是我一直想回去、却再也回不去
的空间。

我们通常讲的“记忆”，是从三四岁
开始。但是，那或许只是大脑的记忆，视
觉的记忆，可以用文字复制出来的记忆。
文字复制出来的记忆通常并不完整，也
不绝对真实。

我跟朋友作过一个实验，大家围坐
在一起，轮流叙述自己的梦。一开始，梦
境的叙述并不完整，很零碎，很片段，常
常衔接不起来，甚至彼此矛盾。叙述的人
说着说着便说不下去，觉得糊涂了，笑着
说：“讲不清楚了！”

可是，如果让同一个叙述者再说一
次，他的叙述就会有条理得多。如果让他
再说第三次、第四次，他的叙述就越来越
有条理，梦的轮廓、情节、画面也越来越
清楚。

这样的实验作多了，通常我最感兴
趣的，并不是最后整理出来清晰有条理
的叙述。印象深刻的，常常反而是那第一
次说不清楚的、模糊的、零碎的、拼接不
起来的片段。

梦和真实人生很像，其实并没有逻
辑，逻辑是我们后天学习来的秩序，甚至
是为了使人生更像教条而硬生生编造出
来的秩序，其实有很多作假的部分。但
是，把梦说得很有条理的人，往往并不知
道自己在作假。

我很喜欢欧洲超现实主义大导演布
纽尔，他的电影《自由的幻影》、《中产阶
级拘谨的魅力》都荒诞不经。一堆拼凑起
来的、没有秩序的人生片段，那么荒谬，
却又那么真实，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害怕没有秩序的人生，其实是
我们害怕真实的人生。我们害怕在别人
面前把自己的梦讲得乱七八糟，总要假
造出一个秩序。

讲得清清楚楚的、有条理的梦，加入
了很多作假的成分。看起来一丝不苟、没
有一点误差的人生，会不会也一样避开
了真实的人生课题？

《红楼梦》的伟大，正是因为作者“满
纸荒唐言”。他不害怕荒唐，把梦说得离
奇荒诞，所以才这么真实。

我还是想回到母亲身体里那个最初
的空间，感觉温度、水流、呼吸、心跳，感
觉那么真实却没有意义可言的讯号。那
些节奏、速度、韵律的起伏，那些笃定的
抚摸与轻轻的拍打，像秘密的叩门声，都
是我身体里最初的记忆。

然而，我出生了，探出头来，嚎啕大
哭，从此离开了那最初的记忆空间。

新的空间很明亮，刺激我的瞳孔，声
音很嘈杂，找不到原来幽静的韵律，很多
重大的拍打、挤压、碰撞，都跟最初身体
的记忆不一样。

我不断在适应新的空间，但是我也
一直没有忘记那最初的空间，时时刻刻
想回到那幽静、单纯、全然只有自己的空
间。

我喜欢一间不大的卧室，像一个窝。
睡眠的时候没有光的刺激，没有声音的
干扰。我蜷曲着身体，被窝连头带脚一起
包裹着，像一个蛹眠的茧，回到最初子宫

胎儿状态的自己。孤独地感觉自己，宇宙
只有这么大，静静感觉体温、心跳、呼吸。
等待叩门的声音，等待呼唤你身体苏醒
的口令。

一直到二十几岁，一个学医的朋友
发现我这样的睡眠姿势，忽然告诉我：

“这是‘胎外恐惧症’。”
“胎外恐惧症？”一听到“症”，就觉得

自己像是得了什么严重的病。
学医的朋友看我一脸惊慌疑惑，笑

着安慰说：“没有什么，就是在出生时受
了惊吓，一直想退回到子宫里去，退回到
胎儿的状态。”

“啊——— ”听朋友说完，我长长吁了
一口气。原来所谓“症”，只是我们身体上
忘不掉的一些记忆！

我开始探索自己身体里潜藏的许许
多多记忆，那些零碎、模糊、不成形的记
忆，气味、温度、节奏、轻重、速度，像一次
梦醒时分回忆的梦，这么具体，又这么模
糊，这么近，又这么远。

我感觉到有一条脐带，连接着另一
端的母亲，我可以像医生用听筒一样，听
到母亲的心跳呼吸，听到她的忧伤或喜
悦，听到她的平静或急躁。

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我的感觉曾
经如此纯粹，没有遗漏任何一点细节。包
括母亲刺绣时解开纠缠丝线的指尖，那
么纤细舒缓的耐心，包括她不小心被针
尖刺到的痛，我都记忆着，记忆在我身体
的舒缓与紧张里，一生都不会消失。

身体的记忆有太多细节，太真实，太
具体，我们抽象的文字无法重复叙述，但
身体告诉我——— 时时刻刻要回到那个原
点。

在面对外面喧嚷的世界后回到家，
我还是喜欢窝在被窝里，连头带脚包裹
着，享受一个人静静聆听自己心跳呼吸
的快乐。

“子宫”，或许真的是每一个人最初
的宫殿，这么华丽，这么安全，这么温暖，
这么幸福。

还乡与命运，这两个看似不相交叉的
概念放在一起，人们大都关心命运，对还
乡却并不感冒。因为命运是一种神秘的力
量，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全都在其掌控
之中。

同一个村子里出生的张三和李四，老
子和娘都是侍弄犁耙牲口的农民，吃的都
是夏天的萝卜冬天的白菜，穿的都是屁股
上缝着补丁的裤子，一块光着身子扑腾到
河里洗澡，挽着膀子到几里外上学。有
时，路上还会突发奇想地去偷几个地瓜烤
着吃。于是，一个负责放哨，一个负责动
手，一个忙活着捡柴火，一个折腾着在僻
静处垒炉子。

他们同年同月，甚至同日出生，他们
生而平等，却在某个岔路口分手，从此各
自上路不再有交叉。这就是命运。等到他
们再次相逢，或许是几十年后，飞黄腾达
的张三和默默无闻的李四，同样一抔黄土
落脚在村后的山脚下。这算是命运轮回的
终点站吧。

在抵达终点之前，或许还有许多次还
乡。对感情丰富的中国人而言，故地重游
的滋味往往兴奋而复杂。

还乡，就是故地重游的一种。
当然，一个无名小卒之于他的故乡，

或者一个官宦名士之于他的故乡，关系是
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无非是故乡土地上出
生长大的泱泱子民的一员，今后无论流落
他乡还是叶落归根，都只不过是少一抔黄
土或者多一个土丘而已，根本不会有什么
大的涟漪。后者对于故乡，却是完全不一
样的。县志乡志要书写，村里的族谱要记
录，连父母官都要接见，于是家里的七大
姑八大姨全跟着沾了光。

正因如此，草民回乡还是衣锦还乡，
感觉也就不一样了。草民回来无非是找找
当年的快乐，修修自家的老屋，无意间还
要对不如己意的变化表现出惋惜和鄙夷，
于是更加怀念起当年的样子。衣锦还乡就
像游街巡游，在父老乡亲的羡慕或者嫉妒
中找找人上人的感觉。于是心情就好了很
多，不禁对家乡巨变啧啧称赞。

故地还是故地，人已不是当年的那个
人，所以人和地之间就有了不一样的排列
组合。

正因为这些排列组合的神秘，人们对
命运力量的信奉乐此不疲，所以就有了
许多以此讨饭吃的人。大彻大悟、洞悉
世事轮回的高手，我这样朴拙愚钝的人
至今未尝得见，倒是口中念念有词，很
有点神秘色彩的民间高手，我还是见过
几回，而且很有点相信。出于对未来世
界的好奇，或是出于追求富贵荣华的小
算盘，我都很想从那里找到答案。无奈
高手就是高手，冥顽就是冥顽，高手的
大智慧，终究不能被凡夫俗子的榆木脑
袋所理解。

其实算与不算，信与不信都不重要，
细究起来，命运也是一种还乡罢了。

我最好的朋友夏洛特几乎不
与我联络了。

从前，我们共度每个周末，有
时与大伙一起玩乐。如果一整天
没见面，我们便会大煲电话粥。

某一天，她告诉我，她在咖啡
馆结识了某人，然后爱上了他，然
后，然后，然后……

她向我保证，不会让我们的
友谊受影响，我们依然可以经常
见面。然而，几周之后她告诉我，
她想搬到那位小伙子的住处。我
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她甚至还
没向我介绍过那家伙，现在又要
和他同居一室。

我最好的朋友夏洛特，抱定
单身主义理想，身边有儿童超过
五分钟便浑身难受的夏洛特，从
此要踏上贤妻良母的道路了吗？

我隐藏了自己的失落，免得
被她发觉，然后去帮她搬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再没有与
她合煲过电话粥。抑制不住牵挂
时，我便给她发短信。她多半会在
第二天回复——— 这在以前是不可
想象的。我明白，我们的友谊对她
而言已经不再重要，我的位置被
某人取代。

我继续着形单影只的生活，
为取得一份助理救护师的工作而
努力着。一天晚上，在某本教科书
的催眠作用下，我睡在了沙发上。
不知何时，持续不断的敲门声将
我吵醒。

“听见了听见了！这就来，别
敲了！”我不免有些烦躁，打开房
门，看到的情景却令我怔在原地。

第一眼我甚至没认出她来。
直到她望着我，开始啜泣，我才发
觉，夏洛特正站在我的门前。

她穿着一件我见过无数次的
连衣裙。然而这次，上面多出了裂
口和血痕。夏洛特一只眼望着我，
另一只眼，已经高高地肿了起来。
她一定是被囚禁了，看起来就像
与两个拳击手干了一架一样。

右侧眉骨开了花，嘴唇也有
裂伤，惨不忍睹。我把她让进屋
里。关好房门的那一刹那，她便伏
在我肩上哭起来。我扶她进卧室，
找到了纱布，为她擦拭脸上的血，
清理伤口。

夏洛特不说话。我只能看到她
那大大的、仿佛在乞求原谅的眼
睛，以及忍受着我碰触伤口带来的
疼痛的面庞。我把膏药贴在她眉骨
上，给肿起的眼睛敷了纱布。

“换下这身衣服。”我劝她道。
我扶她起身，当那件连衣裙从她
的肩膀滑落到地上，我在她后背
和腹部发现了更多的瘀伤。

“他干的？”我还是问了出来。
她点头，眼睛盯着地板。

“这样多久了？”我追问。
“很久。”她低声说，又哭了起

来。
我将她拥在怀中，吻着她的

额头。“你去我床上睡吧，明天一
切都会好起来。”

给她盖好被子后，我回到客
厅，琢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她身
上的瘀伤表明，这种虐待起码有
段时日了。

我坐下来，权衡着。也许我该

等到明天，去找警察说明情况？这
样只能让那家伙消停一小会儿，
然后故态复萌。而且，他一定会因
此报复她。

不，我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我从桌上拿起手机，开始翻找夏
洛特告诉我住址的那条短信。从
不清理手机存储的良好习惯立了
一功：肯尼迪路84号，骑车去只需
五分钟。

我立马打定主意，搬起自行
车，轻手轻脚地离开房间。夜幕之
下，在这段路程中，我脑子浮现出
无数情景：我看到夏洛特浑身带
血，在我眼前抽泣；我看到她站在
那混蛋的家门前，忍受着一切；我
还看到步入晚年、开心生活的夏
洛特——— 这幅画面，来自另外的
时空。

很快，我到了那地方。我放好
车子，稍微歇了歇，推了下楼门。
嘎的一声，门开了，看门人大概忘
了上锁。大多数公寓晚上十点关
门，这里看来没这规矩。

我逐层搜索着门上有“夏洛
特”字样的房间。

我运气不错。在四楼，一家门
牌上写着夏洛特与另一个人的姓
氏，门边还竖着一根棒球棍。果不
其然，我心中燃起怒火，开始按门
铃。一次，一次，又一次。没过多
久，我听到屋里有人快步赶来的
动静。屋门一下拉开，一个大概一
米九高、肩背宽如衣柜的男人站
在我的面前。他目带凶光，上下打
量着我。

“如果你不是来通知我中了
六合彩的，那你就有麻烦了！”他
冲我嚷道。

“你就是夏洛特的男朋友？”
我尽量压低声音问道。

“你他妈是哪坨狗屎！”他叫
唤着。我直视着他，我能确定，就
是他将夏洛特打成了那副样子。

我立即弯下身子，操起棒球
棍，用全身力气捣向他的胃部。

挨了这一下之后，他呻吟着
跪倒在地。

“该死的东西，你干什么？”他
喘息着想站直身子。

愤怒令我的动作恰到好处。
我作势要给他的脑袋来一下，他
赶忙架起胳膊抵挡。我打中他的
右前臂，侧耳听着，这次的声音如
同折断一根火柴，只是动静大了
不少。

他惨叫着，一大堆词儿滔滔
不绝地涌出来。

“你跟她说，别让我再看见
她，这个荡妇！还有你，最好滚远
点儿，哪天你落到我手上，我让你
比她还惨！”他嚎叫着。

我的怒火燃至顶点，冲他喊
道：“你没机会害任何人了！”我再
次举起棍子，用全身力气砸在他
脑门上。喀嚓一声过后，这人渣翻
了白眼，向前扑倒在地上。他倒在
我脚下，再也不动弹了。

“你什么都做不成了。”我说
着，转过身，慢慢下楼。我要回家，
回家看看夏洛特，然后在沙发上
凑合一宿。警察一定会找上门来，
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小睡一会儿，
并安顿好夏洛特的一切。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
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
说得更透彻一点，一切历史都是
正在发生的历史，所以，读历史就
是读现在。

这期丰收，《碰上了“好政
策”》里，作者利用相关史料，通过
艺术加工对西晋和东晋的“好政
策”作了传神的评述。

文中，不时有思想的火花闪
现。在当今这样一个需要思考渴
求思考的年代，的确给人以启迪。

“‘好政策’来得容易、来得
快，其保险系数也就不保险了。”

“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政策’
好不好？……只能说是在刺激了
少数人的兴奋点的同时，挫伤了
大多数人的积极性，甚至导致人
心涣散、秩序混乱的局面。”

“真正的‘好政策’，应当是
‘普及型’的，对大多数人有利的，
而且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践检
验的，有利于推动时代发展的。”

评价一篇文章，本不该过多
引用文中的内容，但我想要表达
的，它说得更好更透彻更鲜明。

若有人觉得，读史而已，不想
做这样那样的思考和解析，只是
把它当成一种娱乐活动，反正今
天有太多的娱乐，多到似乎什么
都可以成为娱乐。

这么说，喜欢读书的人可能
不乐意了，尤其是那些信奉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者。

其实，我也一度认为，你写的
不够好，是因为你读得不够多。

然而，别忘了，读万卷书后还
有一句——— 行万里路。大自然，才
是我们要反复读的一本书。

每天，我们都可以免费地阅

读大地和天空，看云一动不动或
者变幻万千，看它在大地的影子
忽明忽暗。写诗的顾城曾说过，他
经常被大自然的美威慑得不能行
动，“我被注满了，我无法诉说，我
身体里充满了一种微妙的战栗，
只能扑倒在荒地上企图痛哭。”

你看，天籁之声，万象之美，
如果我们放弃和忽略了大自然这
本书，就等于把自己赶进创作的
死胡同了。

写作的根，是生活，永远只是
活生生的生活。

是《身体最初的记忆》里，“我
蜷缩着，像一个静静等待发芽的
果仁。”

是《还乡与命运》里，“草民回
来无非是找找当年的快乐，修修
自家的老屋……衣锦还乡就像游
街巡游，在父老乡亲的羡慕或者
嫉妒中找找人上人的感觉。”

是《剥掉文化的外衣》里，“那
些长在山脚田边的某株古茶树，
茶农们采了炒了自己喝的，遇上
好年份，菜茶的成色甚至会超过
什么五大名枞、正山小种。”

是平时和家人吃饭，与朋友聊
天，谈一场恋爱，骂骂老天，是想哭
的时候哭，想笑的时候笑，这些才
是我们的“根”。

所以，读书，历史的还是现代
的？都没关系，只要你写得好。至于
体裁，散文随笔小小说？都没关系，
只要你写得好。究竟哪种技巧，哪
种方言？都没关系，只要你写得好。

毕竟，诗有别才，非关书也，
写文章和做学问，是两回事。

文化大热这事儿兴起来好一阵子了。
文化一热，什么人什么事都喜欢扯件文化
的外衣披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样的大
事不说，吃喝玩乐这样的小俗事，更乐得
有件文化的外衣穿穿，以求雅化。比如吃
货们就自称是“知食分子”，茶客们开始
自诩为“茶博士”，酒徒们也都不再以
“拼”酒为能，而以“品”酒为上了。标
准的句式就变成了这样：“姐吃的不是
饭，是文化……”前面的主、谓、宾随您
高兴自己替换就成了。

对此求雅之风，我本来是乐见而且身
体力行来着，尤其茶、饭二事，借着父母
赐予的还算敏锐的味蕾，报社发给的还算
有余的薪水，外加爱好不多而富裕出的公
余时间，也认真研究起滇红和武夷红的区
别，琵琶泉水和黑虎泉水泡茶的成色来了。
虽然我只是用这个说起来颇“高”，而实际
还不算“贵”的爱好来装点一下庸常的日
子，且一直提示着自己，“享受最好的和忍

受最坏的”的最高境界都是安之若素且不
强加于人。然而，雅化的副作用还是渐次显
现出来。

先是发现，最喜欢文化这件外衣的人，
并非消费者，而是培养消费主义的人。比
如，如果没有文化这件外衣，我无论如何想
不出来，同是武夷山产的茶，为何有的只值
30块，有的却要3万块还供不应求的样子。
在物质极大丰富供过于求的年代，不断培
养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忠诚度，是商家
的第一责任。这个时候，没有比“文化”这个
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概念更好用的东西
了。文化是精神领域的概念，所以文化是无
价的。那么附着了文化的商品，问你要多少
钱你都不会觉得是打劫了。

文化当然有价值，甚至可以无价，而消
费主义的坏处在于，有价值甚至无价的东
西要换算成金钱，所有的价值最后都要以
金钱做标准来衡量。这个莫明其妙的不等
式还真在市场上成功地完成了交易。更可

乐的是消费了的人，还真以为自己是在为
文化付费呢。

孰不知，以金钱衡量文化的价值，仿佛
是给空气称重，对空气的价值毫无意义。就
像茶叶，不要以为武夷最好的茶是大红袍、
金骏眉，武夷最好的茶是茶农称之为“菜
茶”的。那些长在山脚田边的某株古茶树，
茶农们采了炒了自己喝的，遇上好年份，菜
茶的成色甚至会超过什么五大名枞、正山
小种。菜茶大概是武夷茶文化最集中、最自
然的体现者了，但在消费主义者眼里，它们
却是最没价值的。所以，有的时候，文化的
外衣，远比文化的内涵更容易辨识，更容易
换个好价钱。

说到这里，这个问题几乎要从哲学高
度来探讨了。

宋代有桩禅宗公案，讲修习的过程，从
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最后看山还是
山。简化点说，这是对事物认知——— 超
越——— 回归的过程。人生也罢，时代也好，

又或者是对事物的认知，时常要经过这样
先做加法再做减法的过程。什么都要披件
文化的外衣，这是做加法的过程，利弊都
有，就看怎么取舍而使利大于弊，但这样的
过程很难超越。然而，这并非最终和最好的
结果。

最好的在于回归。当回归的时刻来临，
人生的境界始大，仿佛月涌大江舒，静水深
流之下，所有曾经的惊涛骇浪都复归为水。
到了无需说、不必说的时刻，一切都尽在不
言中。

所以，文化也是这样，在加法的过程，
它有时难免要沦为人家的外衣。然而，回归
的时刻终将来临，剥掉文化的外衣，并非文
化的失落，那时，它是所有事物不可分离的
内涵。就像有一天，我们将这样喝茶：不要
姿态，无需仪式，甚至心里也没有任何文化
的挂碍，只有一杯简朴的热茶，和真实的自
我，共度一段清香四溢的柔软时光，庶几，
有几分禅茶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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